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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性地完
成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这一百年目标后，
中国将开启第二个
百年新航程。
未来 30 年，中国的
国家发展征程被分
为两个战略阶段：到
2035 年，中国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到本世纪中叶，
中国将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
　　作为 30 年现
代化建设新征程的
第一个五年规划，
“十四五”规划意义
特殊。中央党校 (国
家行政学院 )教授辛
鸣告诉《中国新闻周
刊》，中国的全面现
代化，是站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这样
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十四五”规划就
是中国社会从全面
小康到全面现代化
的一个重大转折。
　　随着发展理念
的演进，中国的“五
年规划”已经从经济
发展规划演变为综
合性的国家发展规
划，规划制定过程也
日趋科学化、民主
化和规范化，并形
成了一套程序规范。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
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公共管理
学院教授马亮认为，
中国的规划坚持有
规划必执行的重信
守诺，规划的风向
标和指挥棒作用日
益凸显。

五年规划是推动国家目标
实现的发展工具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全球
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
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
共产党是一个使命性的政党，通
过兑现向人民许诺的使命来实现
执政。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可
以通过 5年甚至更长的规划，从
长远的利益来考量，以期实现党
所需要履行的使命。
　　1953 年 5 月 14 日，中国开
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设
定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中国工业化
的初步基础。
　　到 1957 年底，“一五”计
划提前超额完成，新建了飞机制
造、汽车、拖拉机、发电设备、
矿山设备、重型和精密机器以及
国防工业等产业部门。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石建国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一五”计
划实际上是中国边制定边执行的
一个五年计划。整个“一五”期
间，计划五易其稿。
　　然而“一五”计划之后，五
年计划的编制实施却历程曲折。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
员武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自 1956 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就进入了单一公有制的计划
经济时代，五年计划变成了指令
性计划。对于尚处于工业化前期
的中国而言，作为计划编制基本
依据的各种资源调查和统计信息
无法及时获取，使得制定计划困
难重重。
　　用五年计划指导经济社会发
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
种重要手段，其难点在于如何科
学地制定国家的发展目标。从
“六五”计划开始，汲取以往的
历史教训，计划的目标设定趋于
科学和合理。尤其是从“九五”
计划以来，规划制定过程日趋科
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
鄢一龙将中央政府基于五年规划
的决策过程，称为集中各方智慧，
寓科学于民主的集思广益型决策
模式。鄢一龙告诉《中国新闻周

刊》，五年规划的决策圈分为三
层，决策层指导文本起草，把握
总体方向，提出意见，进行把关，
并负责最终拍板决策。起草编制
层集中各方意见，负责文件的起
草工作。参与层则包括有关部门
和地方，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
委员会成员，全国政协、智库、
公众，作用是提供建议。
　　辛鸣对《中国新闻周刊》指
出，五年规划，党提出的是规划
建议，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再成为国家发展规划，这是党、
政府、公众三方合力互动，各自
发挥各自的作用。
　　在马亮看来，当前五年规划
的编制通过多方面确保其科学和
民主。首先，是专家参与度高，
既包括科技领域的专家，也包括
政府部门的实务专家，通过专家
参与来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其次
是公众参与度高。再次，规划
在编制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能
够尽可能广泛地争取各级政府部
门和相关组织的意见和建议，通
过几上几下来达成一致和形成共
识，为规划的顺利实施奠定共识
基础。最后，规划的起草、审读、
审定和研讨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程
序。
　　受益于五年规划编制日趋
科学性和规范化，中国表现出
极强的国家目标实现能力，如
“十一五”规划中的 22 个指标
完成了 20 个，“十二五”规划
中的 24 个指标完成了 23 个。
2018 年底，国家发改委关于
“十三五”规划的中期评估报告
显示，规划纲要提出的 25 项主
要指标总体进展顺利，2项指标
提前完成，19 项指标达到预期
进度。
　　鄢一龙认为，五年规划是中
国推动国家目标实现的发展工
具，形成了国家的目标治理体制，
规划中大量的量化指标，使得国
家目标的实现路径也进一步明确
化。

协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国家计划是一个复杂的经济

社会系统工程，如何协调计划与
市场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进入 90 年代，“国家计划
失败论”的观点一时盛行，争论
点在于市场经济是否可以有国家
计划。1996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从
计划到市场》对国家计划体制给
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宣判，认为国
家计划因其深层次的低效率，本
质上并不可行。一些原社会主义
国家取消国家计划，开始与西方
资本主义制度接轨。这些“转轨
国家”经历了一场漫长且痛苦的
“休克疗法”，许多“转轨国家”
的人均 GDP20 年后还未恢复到转
轨之初的水平。
　　然而中国选择的是截然不同
的路径，一方面向市场经济转型，
另一方面又通过中长期计划，来
推进国家的发展。英国剑桥大学
教授彼得·诺兰认为，前苏联转
轨的一个教训是把指令经济和国
家计划混淆了，在取消指令经济
的同时，也把计划给取消了，而
中国成功之处在于是把这两者给
分开了。
　　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
初，一场关于“计划”和“市场”
的争论中，有人主张放弃中共
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要求在
改革中加大计划经济的分量；还
有人指责，实行市场化就是改
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
度。
　　1992 年初，邓小平发表南
方谈话，再一次强调：“计划多
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
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石建
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邓
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导下，中
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辛鸣认为，中国处理计划与
市场之间关系的方法就是，“各
干各的事，两条腿走路。需要激
发活力的地方，充分发挥市场的
作用，市场的混乱和无序则靠计
划来克服”。
　　在国家计划的推进过程中，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机制是，如何

“十四五”规划：开启中国发展的新黄金期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郑
永年认为，让市场起决定性
作用，并不是政府退出经济。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如今中国的市场是一个混合
经济的多元互动市场，市场
的顶层是国有资本组成的国
有企业，底层是由大量中小
微企业构成的民营资本，两
者之间则是国资与民营资本
互相合作的中间层。郑永年
用“制内市场”的概念来总
结中国模式，即国家主导的
市场经济。“这个市场不是
无政府的市场，而是由一套
规则组成的。”郑永年说，
在这套规则之下，三层资本
各有角色分工。
　　武力告诉《中国新闻周
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
挥作用，五年规划是一个不
可或缺的方法和手段。五年
规划既有一定的指导性，在
目标上又进行滚动式的调
整。政府经济职能绝不是权
力大小的问题，也不是简单
的职能强化或弱化的问题，
而是政府与市场职能如何正
确分工、各就其位的问题。

执政目标从大国走向
强国

　　“十四五”规划《建议》
稿中，规划的内容不仅仅是
经济社会发展，还包括科技
创新、深化改革、乡村振兴、
区域发展、文化建设、绿色
发展甚至国防建设等诸多方
面。辛鸣认为，五年规划对
于中国社会而言，绝不仅仅
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
划，而是从系统的角度来整
体筹划中国社会的发展。
　　从“六五”计划开始，
中国的五年计划加入了社会
发展方面的内容，计划指
标从经济类为主转变为非
经济类为主。“六五”计
划经济类指标占 60.7%，非
经济类指标为 39.3%。而到
“十二五”规划，经济类指
标只占 12.5%，“十三五”
规划只占 16%，绝大部分的
指标是教育科技、资源环境
等非经济类指标。
　　“十一五”将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石建国
认为，虽一字之差，但反映
了中长期规划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下的功能定位，
也反映了中国在发展理念、
政府职能和发展方式等方面
的变革。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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